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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皇
帝
自
視
甚
高
，
且
為
人
刻
薄
，
經
常
奚
落
、
嘲
弄
紀
曉
嵐
，
儘
管
老
紀
一
向
忠

心
耿
耿
，
活
幹
得
很
出
色
，
又
號
稱
一
代
大
儒
。
好
在
紀
曉
嵐
也
習
慣
了
，
誰
讓
人
家
是
主

子
呢
，
說
句
不
爭
氣
的
話
，
你
想
讓
皇
帝
罵
，
人
家
還
不
稀
罕
理
你
呢
。
可
有
一
回
，
乾
隆

的
話
讓
老
紀
很
受
傷
，
他
很
熱
心
地
為
朝
廷
提
了
一
點
小
建
議
，
沒
想
到
乾
隆
當
場
翻
臉
，

惡
毒
地
羞
辱
他
說
：
﹁朕
以
汝
文
字
尚
優
，
故
使
領
四
庫
全
書
，
實
不
過
以
倡
優
蓄
之
…
…
﹂

言
外
之
意
，
別
自
作
多
情
了
，
我
養
你
不
過
是
當
一
個
能
逗
樂
的
戲
子
、
小
丑
罷
了
，

你
還
真
把
自
己
當
根
葱
了
，
醒
醒
吧
你
，
別
做
春
秋
大
夢
了
。
這
話
的
確
很
難
聽
，
不
過
平

心
而
論
，
如
果
和
元
代
相
比
，
乾
隆
還
略
略
抬
高
了
讀
書
人
的
地
位
，
其
時

的
社
會
排
序
是
﹁八
倡
九
儒
十
丐
﹂
，
這
就
是
後
來
的
﹁臭
老
九
﹂
的
來
歷

。
可
是
，
乾
隆
的
﹁抬
舉
﹂
之
辭
，
卻
讓
紀
曉
嵐
徹
底
寒
透
了
心
，
他
算
是

明
白
了
自
己
在
主
子
心
目
中
到
底
有
多
少
分
量
。
﹁非
我
族
類
，
其
心
必
異

﹂
，
你
再
忠
誠
，
再
勤
勉
，
也
難
被
人
家
視
為
同
道
，
實
際
上
是
個
連
奴
才

都
不
如
的
﹁倡
優
﹂
之
類
。

拿
破
侖
也
有
一
句
名
言
：
行
軍
時
要
讓
驢
子
和
學
者
走
在
隊
伍
中
間
。

這
句
話
和
乾
隆
的
話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如
果
往
好
裡
理
解
，
是
他
愛
護
知

識
分
子
，
讓
其
走
在
隊
伍
中
間
會
更
安
全
；
往
壞
裡
理
解
，
學
者
不
過
和
我

的
驢
子
一
樣
，
因
為
有
用
和
有
趣
，
我
才
養
他
。
跟
隨
他
多
年
的
一
個
學
者

就
在
回
憶
錄
裡
說
過
，
不
需
要
時
，
拿
破
侖
從
來
不
拿
正

眼
來
瞧
我
們
，
他
只
信
奉
靠
劍
征
服
世
界
，
我
們
不
過
相

當
於
他
隨
叫
隨
到
、
可
以
給
他
解
悶
的
活
字
典
。

從
歷
史
經
驗
來
看
，
讀
書
人
和
那
些
缺
乏
民
主
、
平

等
思
想
的
主
子
相
處
，
必
須
做
到
兩
條
：
一
是
有
趣
，
二

是
識
趣
。
有
趣
，
就
是
要
充
分
運
用
自
己
的
學
識
來
服
務

主
子
，
取
悅
主
子
，
讓
他
感
到
你
有
層
次
，
有
學
問
，
有

用
處
，
談
吐
風
趣
，
舉
止
不
凡
，
還
有
點
意
思
。
識
趣
，

就
是
一
定
要
清
楚
自
己
的
身
份
，
擺
正
位
置
，
切
勿
自
作
多
情
，
錯
把
主
子

的
一
兩
句
賞
識
之
言
信
以
為
真
，
該
說
時
說
，
不
該
置
喙
時
，
千
萬
閉
嘴
，

不
要
以
為
人
家
真
把
你
當
成
心
腹
知
己
了
。
當
年
，
司
馬
遷
就
是
覺
得
漢
武

帝
平
時
對
自
己
不
錯
，
把
自
己
當
個
人
才
，
所
以
，
就
有
點
不
知
﹁眉
眼
高

低
﹂
，
出
來
仗
義
執
言
為
李
陵
辯
護
，
結
果
遭
到
奇
恥
大
辱
，
等
到
明
白
這

個
道
理
也
晚
了
。
識
趣
還
表
現
在
，
需
要
你
時
你
要
盡
心
竭
力
鞍
前
馬
後
，

不
需
要
你
時
，
趕
緊
急
流
勇
退
，
離
得
遠
遠
的
，
就
像
范
蠡
、
張
良
、
劉
伯

溫
，
而
不
識
趣
的
文
種
，
儘
管
功
高
蓋
世
，
不
是
照
樣
被
勾
踐
賜
死
？

乾
隆
的
話
很
﹁給
力
﹂
，
讓
紀
曉
嵐
很
受
傷
，
老
紀
沒
一
點
脾
氣
，
可

是
卻
氣
壞
了
天
下
的
讀
書
人
，
讀
書
人
也
沒
別
的
本
事
，
只
會
在
筆
墨
紙
硯
上
做
文
章
，
就

是
報
復
人
也
離
不
開
舞
文
弄
墨
。
乾
隆
一
生
寫
詩
四
萬
多
首
，
幾
乎
與
全
唐
詩
的
總
量
相
等

，
可
是
卻
沒
有
一
句
流
傳
開
來
。
原
因
何
在
？
並
非
乾
隆
的
詩
無
一
可
取
，
全
是
文
字
垃
圾

，
據
說
是
後
世
的
讀
書
人
一
恨
乾
隆
大
搞
文
字
獄
，
二
恨
他
極
端
歧
視
文
人
，
視
同
﹁倡
優

﹂
，
所
以
約
定
俗
成
，
不
理
、
不
編
、
不
收
、
不
評
乾
隆
的
詩
，
你
不
是
把
讀
書
人
視
為

﹁倡
優
﹂
嗎
，
我
也
可
以
對
你
的
﹁大
作
﹂
敬
而
遠
之
，
就
這
樣
小
小
地
報
復
了
一
下
乾
隆

，
也
算
是
多
少
為
紀
曉
嵐
出
了
口
惡
氣
。

孔子的弟子原憲（字子
思）為孔子守孝三年期滿之
後，在 「草澤」之中隱居起
來。有一天，已經當了衛國
之相的子貢，乘坐高規格的
馬車前來看望原憲，見原憲

住宅簡陋，衣帽破舊，替他感到羞恥。於是，
二人之間有了一番關於 「貧」與 「病」的對話
。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如此記載：

（子貢）曰： 「夫子豈病乎？」 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

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慚，不懌
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同是孔子的弟子，子貢與原憲的地位甚為
懸殊。身為衛相的子貢，風風光光地來到這個
窮鄉僻壤，看望這位一文不名的同門，自是不
忘故舊，似也有擺闊炫富，以富貴驕人之味，
這是無須從今天某些官員與富翁的作派推測的
。他的那一句 「夫子豈病乎」，在同情之中，
就摻雜着某種不屑與鄙視─這個 「病」字，
有關專家解釋為 「困窘」，竊以為也含有落魄
、潦倒以至於低賤的意思。

也不妨作這樣的假設：處在貧窮無助境遇
之中的原憲，看到這位顯然已經發迹的闊綽的
同門，簡直就像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
住不放。或是乞求布施，人家拔一根毛，也可
讓你登上一個台階，由貧窮步入小康；或是祈
求提攜，人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好歹也能
給你在相府中弄一個肥缺。害怕失去時機，甚
至還會跪下一條腿去說： 「看在師父的面上，
拉兄弟一把。」古往今來都不乏這樣的角色。
然而，作為 「仲尼弟子」的原憲沒有這樣做。
他以自己的 「貧」 「病」之辯，使原先為他的
貧困感到羞恥的子貢自慚形穢。

在這個故事中，有人格尊嚴的顯然是一文
不名卻能獨善其身的原憲，因為身居高位而具

有某種優越感的子貢，差一點落入原憲所說的 「學道而不能行者
」的困窘。我常對年長或年幼的親友說： 「如果你官大位高，我
不去求你，未必就矮你一等；如果你財大氣粗，我不向你借，就
與你一樣富有。」還自以為可作警句格言視之。讀了原憲的 「貧
」 「病」之辯，方知這個至今仍被人認為很阿 Q 的意思，早在
兩千餘年之前，就已有人說過。人們習慣將貧與賤合為一體，把
富與貴配成一對，孔子的這位弟子卻以自己的言行讓世人見識，
貧者未必就賤，富者未必就貴。

由此觀之，所謂 「人格尊嚴」，應當有以下兩個節點。
一是人格平等。有文章說：人可以有貧富之差，但不可以有

貴賤之分，這是現代社會區別於封建等級制社會的根本點。其實
，無論是 「現代社會」還是 「封建等級制社會」，人格都有高低
貴賤之分的。只是人格的尊嚴，不能以官位的高低或財富的多少
去分配，這才是人格平等的確切內涵。失去這個節點，就很容易
做出有失人格尊嚴的事來。

二是人格自重。要別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先須自己尊重自己
的人格。就像本文所說，假如原憲真的將子貢當做一根救命稻草
死死抓住不放，那麼他就是 「貧」而且 「賤」了。同樣，假如子
貢沒有將某種不屑與鄙視摻雜於他的對原憲的同情之中，或許就
不會有原憲的那一番 「貧」 「病」之辯，使他幾乎下不了台。

順便說說，聽了原憲的 「貧」 「病」之辯，子貢覺得慚愧，
且 「終身恥其言之過」，所謂 「知恥近乎勇」，倒也不失為君
子。

那一天旅遊車載我
們到金門慢漫民宿時，
已是晚上八時許，烏燈
黑火的，看不出珠山的
周遭環境。我們被安排
住慢漫民宿的其中一棟
，走過老厝前的院子，

看到地板上隔不遠就裝有一盞盞地燈，十
分別致。幾個團友放下行李就坐在院子裡
乘涼聊天，享受着與大城市大酒店高樓上
密封式房間不同的情趣。忽然想到，中秋
夜賞月，月亮一定又大又圓又亮，沒有任
何高樓大廈對視線的阻擋吧。

晚上慢漫民宿主人楊婉玲小姐並沒有
千叮嚀萬囑咐要關好老厝大門和房間，加
上聽到在金門晚上睡覺可以 「夜不閉戶」
、監牢沒有犯人等等金門引以為傲的事實
，以致後來金門縣李縣長接見我們團友、
印華作協袁主席談訪金門感受時對這一點
大為讚賞。

清晨起得早，走到民宿外面的院子，
居高臨下地欣賞珠山區的風景。

啊，整個村莊靜悄悄的，好久好久都
不見一個人影。我好怕這是我一時的錯覺
，於是一邊抓着數碼相機，隨意地拍攝一
些此區富有特色的老厝，一邊有意識地等
待此時此刻，或者會有三五人影的出現，

但我約莫等候了二十分鐘，還是靜靜的。靜得安寧，靜得美
好，很久沒有那麼珍貴的幽靜享受了。

油然想起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為一種潮流所趨使，
我們在大陸曾經下農村和農民 「三共同」（同吃、同住、同
勞動）。當時我們下去的是閩南南安縣一個窮山區。早上，
牛叫、人下田、雞鴨到處竄，一片繁忙景象。雖然充滿活力
和動態，但也將一個村莊弄得骯髒不堪。垃圾啦，雞鴨屎啦
、露天廁所沖天臭味啦……珠山，乍來初到，僅看老厝，會
以為珠山是個農村，因為在閩南一些農村，民房也有建築得
很有特色的。不過，就我去過的，沒有珠山、金門其他區的
老厝漂亮。這兒的老厝飛簷翹角、繪龍雕鳳、紅磚灰門、七
彩壁畫、房間對稱，屋子分三落，造型富有氣勢……這樣的
房屋在大城市、現代化的香港根本看不到！此珠山給我的感
覺彷彿是農村卻勝似農村。沒有農村的髒，也沒有城市的喧
鬧，是一個兼具農村的優美和城市的乾淨等所有優點的特殊
而奇怪的地方。

金門，就有很多區域，都像珠山，那麼幽靜，那麼乾淨
，那麼安寧，它是農村中的城市式度假村，也可以說是城市
裡的世外桃源。而民宿就位於此地。想一想都已足以心醉，
度假，不正合適嗎？旅遊車載我們經過金門許多區域，都不
聞車聲，不見人影；像林務所，也是一個那麼僻靜清幽的去
處。如果在珠山慢漫民宿度假，度過一個悠長假期，相信必
然文興大發，高效率地寫下連串佳章，也可放鬆身心，大大
減壓，充充電後回城市後又是一條好漢，更有勁地拚搏。

始終忘不了在清晨中慢漫民宿主人楊小姐立於路口向我
們含笑揮手的身影，那麼日本風味；而她的豐富藏書，她的
優雅文筆，還有那些詩意的明信片……和珠山的安靜清晨一
起，組成了金門一道很有特色的風景，將恆久藏在我們
記憶深處。

走
過
了
風
風
雨
雨
，
溝
溝
坎
坎
，
忽
然
發
覺
，
人
生
就
像
那
湯
藥

︱
︱
熬
着
苦
，
喝
着
更
是
苦
：
不
論
是
上
學
，
還
是
工
作
、
成
家
立
業

…
…
都
是
一
個
﹁苦
﹂
。

原
以
為
上
學
還
是
輕
鬆
、
無
憂
無
慮
的
，
因
為
我
那
會
，
沒
那
麼

多
的
功
課
，
那
麼
沉
重
的
書
包
…
…
可
自
打
兒
子
上
學
，
就
真
切
感
知

了
﹁苦
﹂
︱
︱
兒
子
被
我
們
叫
醒
，
從
床
上
爬
起
來
，
甚
至
被
拖
起
來

，
自
是
連
連
叫
苦
…
…
可
我
們
何
嘗
不
苦
呢
？
大
清
早
，
尤
其
是
冬
天

，
誰
願
意
起
早
，
誰
不
想
多
睡
一
會
啊
？
這
些
時
日
，
我
上
夜
班
，
天
蒙
蒙
亮
時
下
班
，
騎

車
回
家
，
一
路
看
到
的
，
就
是
三
三
兩
兩
揹
着
書
包
的
學
生
…
…
我
忍
不
住
感
慨
，
常
言
道

﹁無
利
不
起
早
﹂
，
說
的
是
商
人
，
而
今
起
早
的
，
多
的
是
學
生
…
…
就
因
為
誰
也
不
想
輸

在
起
跑
線
上
啊
，
所
以
這
上
學
，
真
苦
！

而
工
作
，
時
下
又
有
幾
個
不
叫
苦
的
？
物
價
上
漲
，
入
不
敷
出
；
競
爭
激
烈
，
沒
有
業

績
或
業
績
不
佳
，
那
就
得
下
崗
；
工
作
崗
位
有
限
，
多
少
雙
眼
睛
虎
視
眈
眈
盯
着
呢
…
…
所

以
如
我
這
樣
有
家
有
口
的
人
，
只
能
天
天
繃
緊
了
弦
，
不
敢
有
絲
毫
的
懈
怠
、
疏
忽
…
…
如

此
，
不
苦
才
是
怪
事
。
幸
好
，
我
甘
做
那
﹁燕
雀
﹂
，
就
是
想
着
養
家
餬
口
，
沒
什
麼
宏
圖

大
志
，
天
高
地
遠
的
夢
想
，
所
以
還
沒
那
麼
苦
。
像
我
有
個
朋
友
，
胸
懷
﹁鴻
鵠
之
志
﹂
，

一
心
想
着
治
國
平
天
下
，
像
楚
莊
王
那
樣
﹁不
鳴
則
已
，
一
鳴
驚
人
﹂
，
那
才
是
怎
一
個

﹁苦
﹂
字
了
得
？

至
於
成
家
立
業
，
這
其
中
的
﹁苦
﹂
，
可
謂
有
苦
難
言
。
娶
老
婆
那
麼
容
易
嗎
？
不
！

愛
情
誠
寶
貴
，
結
婚
更
昂
貴
！
婚
禮
自
然
是
要
花
錢
、
辦
酒
席
的
︱
︱
這
還
有
親
戚
朋
友
的

禮
金
抵
，
可
結
婚
首
先
得
置
業
，
傢
具
家
電
就
不
必
說
了
，
那
是
﹁毛
毛
雨
﹂
，
大
頭
還
數

住
房
，
這
房
子
，
不
是
萬
兒
八
千
能
搞
定
的
，
而
是
要
數
十
萬
上
百
萬
沉
甸
甸
的
人
民
幣

…
…
我
那
會
還
好
，
房
價
沒
現
在
這
麼
高
，
可
也
花
光
了
老
爸
老
媽
一
輩
子
的
積
蓄
，
還
東

拼
西
湊
，
南
﹁水
﹂
北
調
，
才
算
過
關
…
…
可
過
了
關
，
就
萬
事
大
吉
了
嗎
？
嘿
，
那
債
得

還
啊
…
…
俗
話
說
，
﹁冷
在
風
裡
，
窮
在
債
上
﹂
，
既
要
節
衣
縮
食
，
勒
緊
褲
腰
帶
，
還
擔

心
不
定
哪
天
別
人
就
需
要
錢
了
，
過
來
討
要
…
…
這
樣
的
日
子
自
然
是
緊
張
而
辛
苦
。
不
過

，
歷
經
數
年
，
也
終
於
熬
過
來
了
…
…
熬
過
來
，
我
才
體
會
到
一
星
半
點
的
﹁甜
﹂
。
之
所

以
說
﹁一
星
半
點
﹂
，
就
是
大
面
上
還
得
熬
，
還
得
苦
…
…
因
為
有
孩
子
啦
，
為
了
孩
子
，

不
熬
不
苦
行
嗎
？

因
而
，
在
走
過
了
風
風
雨
雨
，
溝
溝
坎
坎
後
，
我
想
說
，
人
生
就
像
湯
藥
︱
︱
熬
着
苦

，
喝
着
更
是
苦
。
當
然
，
誰
也
不
是
傻
子
，
誰
也
不
想
熬
，
不
想
苦
…
…
可
是
一
則
，
人
生

常
常
由
不
得
自
己
；
再
者
，
湯
藥
雖
然
苦
，
但
那
能
使
人
健
康
、
堅
忍
，
促
使
人
奮
發
、
進

取
，
如
此
，
日
子
就
有
奔
頭
，
未
來
才
有
希
望
了
…
…

成語 「油然而生」，從
大學者到小學生，都經常用
到，卻每有使用未當者。

如中央電視台《東方之
子》節目中，復旦大學校長
說，蘇步青教授逝世，自己

的沉痛 「油然而生」。
《光明日報》文《情如白雲 愛若淨水》也

說： 「都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悲哀。」《中華讀書
報》文《蕭軍蕭紅與魯迅的初次會面》說： 「一
股舉目無親的感覺頓時油然而生。」《中國青年
報》文《高考改革不能讓城市教育歐美化農村教

育非洲化》說： 「作為農村學生的自卑心理因此
油然而生。」《博覽群書》雜誌《我與清人日記
研究》說： 「讀後使人不寒而慄，痛恨之情，油
然而生。」《中國證券報》文《狂熱金價回調
還會遠嗎》說： 「金價回調的因素已經油然而生
。」

《廣雅．釋訓》： 「油，油流也。」油然，
即取油流義，紓緩、從容、徐行貌。油然而生，
即是說某種感情自然而然地產生。油然，又和謹
貌，所以用於溫和、悅欣之感情。《禮記．樂記
》：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正義： 「油然，新生好貌也。」其後亦皆如

此用法，如唐權德輿《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
「江海之思，油然而生。」宋蘇洵《蘇氏族譜》

： 「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朱熹《朱子語類》也有 「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孝友之心油然而生」語。《現代漢語詞典》例

句即為： 「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可知 「油然
而生」一般用於紓緩、自然產生的美好、愉悅感
情。忽然產生的感情和沉重、沉痛、強烈的感情
，都不當用 「油然而生」。

前引中央電視台和幾家報紙之 「油然而生」
，便錯在這裡。 「金價回調的因素已經油然而生
」尤錯。

陝西省岐山、扶風兩縣之間
的周原，是周王朝的發祥地。我
曾到過紀念周公旦的周公廟和傳
說中的鳳鳴岐山遺迹。後來聽說
岐山建立了周原博物館，但直到
四十年之後始有機會前來參觀。

周原博物館在岐山縣城之南
的京當鄉賀家村，在展廳內由該館賀思明為我們熱情
講解，詳細介紹了周原的歷史地理和周王朝早期豐富
的遺址遺迹和文物。他是賀家村人，曾主編《周文化
系列叢書》，對周原文物考證與民間傳說十分熟悉，
講解也生動有趣。雖然他滿口當地話，但我這個上海
人憑着幾十年旅居陝西的經歷都能聽懂。臨別時他以
叢書相贈，我們還合影留念。

岐山得名源於遠古。相傳，黃帝在岐山採藥為民
治病時，遇到神醫岐伯，兩人合著的《黃帝內經》，
就被後世尊為 「岐黃之術」的醫學始祖。黃帝居姬水
，以姬為姓。其子分十二姓，我們蘇姓就源於姬姓。
我國教稼始祖后稷名棄，為帝嚳之子，封於邰（今武
功），其後代由邰遷豳。到了古公亶父時為避北方戎
狄族之侵逼，率部落遷岐山建都，因定居周原國號曰
周。古公亶父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史尊周太王。
他也是姬姓的分支古氏家族的遠祖。而且因他有意立
幼子季歷以傳姬昌，長子太伯、次子雍仲就讓賢遠離
故土赴時屬荊蠻之地的江南，創建了吳國，他亦成為
吳氏家族的祖先。

周原地勢險要，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正如《詩
經》云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非常適宜周人發展
農業生產和繁衍生息，加上三代周王治理有方，國力
日益強大，周文王就是商朝的西伯侯。直至文王晚年

為便於東進伐紂滅商而由岐徙至豐京為止，這裡一直
是早周都邑，以後又成為周王朝祭祀祖先的重地，稱
為宗周。周太王陵至今猶存於岐山縣陽岐鄉，並有供
奉太王、王季、文王的 「三王殿（廟）」。

一九七六年，在岐山之下的京當（因位於周京當
中而自古沿稱）鄉鳳雛村（與賀家村毗鄰），考古發
掘出了西周早期大型宮殿建築基址，是座四合院廊檐
式建築群，有房三十二間，計一千四百六十九平方米
，出土兩千多件珍貴文物和大量甲骨，經碳十四測定
，距今三千一百八十年，被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座西周
早期的宮殿，即京宮，也是武王滅商後歷代國王來此
祭祖的宗廟。後又經一九九○年航空遙感技術測出宮
殿周圍有西周早期的內、外城牆，外城南北長一千二
百多米，東西寬七百至八百米，城郭範圍達一千二百
多畝。在城南還發現護城壕長八百多米，寬八至十二
米，深六米，而宮殿建築正好在城中心部位。這座宮
殿和城郭的發現有重大歷史意義，現在它是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在宮殿遺址的窖穴 「龜室」（即周王的檔案室）
內，發現了大批甲骨，甲骨文內容十分豐富，特別是
鍥刻藝術極為罕見，是西周書法藝術之瑰寶。用材是
龜之腹甲，文字係鍥刻而成，技藝精湛，迄今未能解
開其用何種刻刀之謎。賀思明特別讓我們看了第一號
甲文，甲骨只有手指甲蓋大，在中間約一平方厘米的
平面上，工整鍥刻着六行三十個字。筆畫細如髮絲，
字迹清晰，刀痕深淺均勻，用筆剛勁有力，圓筆刀法
圓潤自如。最小的字需借助五倍放大鏡方可辨認，被
譽為 「我國最早的微型雕刻」。

賀思明讓我們看了西周早期宮殿建築的一些構件
的實物，如出土的瓦有板瓦、筒瓦、槽瓦等，稱得上

是我國最早的瓦，已有三千多年歷史。還有先民製造
的排水管道，長一米左右，直徑二三十厘米，厚一厘
米以上，先用泥條捏製筒狀經火燒後成了陶質水管，
堅固耐用，其形一端大，一端小，可以套裝裝置，巧
妙地解決了宮殿庭院的排水問題。管外還裝飾了當時
盛行的繩紋，顯出王宮普通建築構件之講究。宮殿的
牆體是用黃土夯築而成，再用黃土、石灰、沙子混
合後拌成 「三合土」牆皮，最後又用白石灰水精心
粉刷，即 「粉白牆壁」，既保護牆體，增加室內光
線，又美觀、殺菌衛生，充分體現了古代先民的聰明
才智，也把至今沿用的內粉刷工程的歷史推早了三千
年前。

西周是青銅器極為發達的歷史時期，自周太王居
岐至周幽王時約三百五十年間，周人的墓葬內按禮制
等級身份，隨葬着大量珍貴的青銅器。尤其在周幽王
失國之際，西夷犬戎大肆東侵，周原上的貴族顯宦和
奴隸急於東逃，倉皇地將一批批青銅器掘土掩埋，此
後周原成了秦人的地區。因此自漢以來，隨着歷代人
們取土和現代考古發掘，時有窖藏的青銅器出土。特
別是晚清出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盤最為名聞天下，
這兩件頂級國寶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我曾目睹。新
中國成立後也曾大量出土青銅器，高級的珍品已陳列
於國家和省市博物館。這次賀思明從保險櫃裡取出幾
件小型的館藏品，同樣能反映西周早期青銅器的精美
絕倫，使我們深感周原被譽為 「青銅器之鄉」名不虛
傳。

參觀周原不枉此行，三千年前豐富的西周早期遺
址遺迹、文物珍品讓人大開眼界。《詩經》、《史記
》的著述在這裡以實物展現，使我們禁不住發出了
「勝讀十年書」的感嘆。與賀思明交談中我提出了兩

個有趣的問題。一是說到宮牆夯築時，我問夾板夯牆
的發明者是誰？我回滬後就將此項技術的創造者傅姓
始祖、商代 「聖人」傅說的史料寄給了賀思明。又在
說到姬水時，我問姬水在哪裡？他說有人說在山西，
我說有些書寫着 「今岐山有姬水」，這是你們的 「專
利」，千萬不能丟了！

這
兩
天
呆
在
辦
公
室
裡
伏
案
工
作
一
會
兒
，
就
得
起
身
搓
搓
手

，
跺
跺
腳
，
我
不
由
得
感
嘆
：
﹁這
人
可
真
是
老
了
，
一
點
火
氣
也

沒
有
！
看
來
得
補
補
身
子
了
！
﹂
同
事
小
王
說
：
﹁這
樣
吧
，
還
有

幾
天
就
立
冬
了
，
我
們
辦
公
室
一
起
去
吃
頓
羊
肉
湯
鍋
吧
！
﹂
大
家

聽
了
都
說
好
。

立
冬
後
吃
羊
肉
，
不
知
是
誰
定
下
的
規
矩
，
據
說
這
幾
天
的
羊

肉
滋
陰
壯
陽
，
大
補
着
呢
！
立
冬
後
的
羊
肉
湯
鍋
也
特
別
貴
，
每
斤

五
十
塊
錢
，
一
個
成
年
人
敞
開
肚
皮
吃
，
輕
鬆
就
能
吃
下
一
斤
羊
肉

，
吃
得
人
怪
心
疼
的
。
羊
肉
是
時
令
性
特
別
強
的
食
物
，
只
有
冬
天

吃
的
人
才
多
。
小
城
的
美
食
街
上
，
這
幾
天
的
羊
肉
湯
鍋
店
是
座
無

虛
席
，
不
提
前
訂
餐
肯
定
是
沒
有
座
位
的
。

﹁羊
大
為
美
，
魚
羊
為
鮮
。
﹂
中
國
人
吃
羊
肉
的
歷
史
大
概
和

這
個
民
族
一
樣
久
遠
，
對
於
羊
肉
的
鮮
美
也
是
十
分
推
崇
的
。
中
國

羊
肉
的
吃
法
很
多
，
烤
全
羊
、
涮
羊
肉
、
手
抓
羊
肉
、
羊
肉
湯
、
紅

燒
羊
肉
、
羊
肉
泡
饃
等
等
，
流
傳
最
廣
的
自
然
是

新
疆
人
的
烤
羊
肉
串
。
哪
裡
有
新
疆
人
，
哪
裡
就

有
烤
羊
肉
串
。
他
們
推
着
簡
易
的
條
形
燒
烤
爐
子

，
底
下
燃
着
炭
火
的
一
排
筷
頭
粗
的
鋼
筋
上
，
放

着
一
根
根
滋
滋
作
響
的
羊
肉
串
，
他
們
一
邊
手
腳

麻
利
地
翻
着
羊
肉
串
，
刷
油
、
刷
孜
然
粉
，
同
時

嘴
裡
不
斷
地
吆
喝
着
，
間
或
發
出
咕
嚕
嚕
的
花
色

音
，
招
攬
着
食
客
。
羊
肉
雖
然
鮮
美
，
可
是
有
股

腥
膻
味
，
很
多
南
方
人
都
吃
不
慣
。
內
蒙
人
說
他

們
那
裡
的
羊
肉
不
膻
，
因
為
羊
吃
了
草
原
上
的
野

葱
，
生
前
已
經
自
己
把
膻
味
化
解
了
。

我
覺
得
膻
味
正
是
羊
肉

的
特
徵
，
沒
有
膻
味
的
羊
肉

，
那
還
能
叫
羊
肉
嗎
？
我
們

只
要
在
烹
調
時
用
香
料
壓
住

羊
肉
的
膻
味
就
行
了
。
我
曾

在
內
蒙
吃
過
白
煮
全
羊
。
整

隻
羊
放
在
鍋
裡
只
煮
半
小
時

，
自
己
用
刀
選
取
自
己
鍾
意

的
部
位
，
蘸
着
佐
料
吃
。
羊
肉
帶
生
，
一
刀
切
下

去
，
會
滲
出
一
點
血
，
但
是
鮮
嫩
無
比
。
內
蒙
人

說
，
羊
肉
越
煮
越
老
，
半
熟
的
，
才
易
消
化
，
也

能
多
吃
，
吃
起
來
非
常
過
癮
。

在
內
蒙
吃
白
煮
全
羊
的
機
會
很
少
，
只
能
在

回
憶
中
慢
慢
咀
嚼
。
在
火
鍋
店
吃
羊
肉
湯
鍋
吧
，

對
於
我
等
工
薪
族
來
說
，
只
能
偶
爾
為
之
。
最
經

濟
的
自
然
是
買
回
羊
肉
在
家
裡
自
己
燉
湯
了
，
只

要
方
法
得
當
，
口
味
照
樣
鮮
美
，
更
重
要
的
是
一

家
人
圍
桌
而
食
，
笑
語
歡
歌
，
天
倫
之
樂
也
。

父
親
在
內
蒙
生
活
過
，
他
就
是
燉
羊
肉
湯
的

高
手
。
原
料
是
肥
綿
羊
十
斤
，
羊
油
一
斤
半
，
羊

骨
五
斤
，
葱
段
三
両
，
薑
片
二
両
，
香
菜
末
二
両
，
花
椒
一
両
，
丁

香
二
錢
，
桂
皮
、
陳
皮
、
草
果
、
良
薑
、
桂
子
，
白
芷
各
五
錢
，
精

鹽
二
両
五
，
醬
油
二
両
五
，
芝
麻
油
三
両
。
具
體
步
驟
是
：
首
先
將

羊
肉
洗
淨
，
切
成
長
三
寸
，
寬
、
厚
一
寸
的
塊
、
羊
骨
砸
斷
，
鋪
在

鍋
底
，
上
面
放
羊
肉
，
而
後
加
水
沒
過
肉
，
以
旺
火
燒
沸
，
撇
盡
血

沫
，
將
湯
棄
而
不
用
。
另
加
清
水
十
五
斤
，
以
旺
火
燒
沸
；
將
花
椒

、
丁
香
和
桂
皮
等
香
料
用
紗
布
包
起
，
與
薑
片
、
葱
段
、
精
鹽
放
入

鍋
中
，
繼
續
用
旺
火
煮
至
羊
肉
八
成
熟
時
，
將
羊
油
放
入
煮
熟
，
撇

盡
浮
沫
。
然
後
撈
出
煮
熟
的
羊
肉
，
切
成
薄
片
，
放
入
碗
內
，
略
加

丁
香
麵
、
桂
子
麵
，
淋
上
芝
麻
油
、
醬
油
，
撒
上
香
菜
末
，
舀
兩
勺

湯
盛
入
碗
內
即
可
。

愛
吃
辣
椒
的
，
酌
量
加
入
熟
油
辣
子
即
可
。
注
意
湯
鍋
要
始
終

保
持
滾
沸
，
否
則
湯
泛
青
色
。
這
道
羊
肉
湯
，
無
膻
味
，
味
道
清
醇

，
如
果
佐
以
白
麵
鍋
盔
，
又
可
以
吃
羊
肉
泡
饃
，
真
是
一
舉
兩
得
。

紀曉嵐很受傷 路 人

人
生
像
湯
藥

高
志
堅

人
格
尊
嚴
的
兩
個
點

宋
志
堅

在周原博物館領略西周
蘇永祁

說
﹁

油
然
而
生
﹂

馬
斗
全

鮮美羊肉湯 彭忠富

珠
山
的
清
晨

東

瑞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鼓
浪
嶼
李
家
莊

（
攝
影
）
李

波


